
 

 

 



 

 

 

 



 

 

 

 

 

  



1 

 

蘇軾行蹤考序言 

李常生出版感言 

河北滄州獻縣是我的家鄉；1949 年 1 月 30 日，我出生在江蘇常州；父親是軍人，二十

三歲時，於我出生後，當年十月，內戰中，在廈門被俘。集體後送北方，大約病死在濟南老

火車站前廣場，埋骨在火車站後方的亂葬崗裡；母親則倉皇抱我到台灣。小時候，家中寒酸，

常隨母親到台北街頭要飯吃。我過了一個充滿荊棘的童年、少年和青少年。從小，我喜歡文

學，但是高中讀的是商業學校，依政策規定，只能考大學的法商學院（丁組），因此我就讀

了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算是台灣頂尖商學院的優等學系。大學本科雖然讀的是商業，然而，

文學依舊是我的最愛。除了上課、應付考試以外，其餘的時間，我多讀的是中西方文學作品，

包括詩、散文、小說、戲劇等。我喜歡徐志摩、張愛玲、蕭紅；喜歡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

喜歡福克納、海明威；喜歡羅曼羅蘭、赫塞、巴爾扎克、珍奧斯汀等作家的作品。 

讀大學本科時，林語堂先生所撰寫的《蘇東坡傳》深摯地吸引了我，從此，我一直未間

斷地閱讀海峽兩岸各種版本，與蘇軾相關的書籍與文史創作。我從事建築、房地產開發、各

種相關項目的規劃與策劃（城市、建築、旅遊等）工作，斷續總計大約接近二十五年的時間；

也在各種報紙、雜誌上發表過數百篇企業管理、建築與房地產、商業與購物中心等文章；也

在網路上發表過大量的新詩、散文、短篇小說等作品。到了五十歲以後，想要轉換人生跑道，

先進了台灣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規劃系，讀了一個碩士；緊接著考入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讀

了一個城市規劃專業的工學博士，由於所教、所學都與我近二十年實際工作經驗相關，因此，

入學考試以及實際讀起來也不會太過費勁兒。二三十年來，我先後在台灣各地、大陸的幾個

城市、東南亞的泰國與馬來西亞、美國的洛杉磯等地從事過房地產開發、策劃規劃、企劃銷

售、經營管理等實際工作，地點、工作形態等經常異動，然而始終喜歡蘇軾，包括他的傳記、

文學、哲學與人生觀等，也始終喜歡近代中國與世界文學，這些都是我的最愛。 

第一次到黃州赤壁追循蘇軾足跡，大約是在二十五年前，為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撰寫一

本相關的、更具真實性的《蘇軾傳記》打下了一個深深的烙印。東南大學拿到工學博士學位

以後，曾經在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大陸的哈爾濱工業大學短時間教過書，也曾經參與東南

大學朱光亞、喻學才老師所主持的中國建築、旅遊規劃等工作項目中做些策劃、規劃等工作。

期間也未間斷、陸續追循蘇軾在中國各地的足跡，同時開始構思並訂出撰寫一本《蘇軾傳》

的時間表。為了彌補前人撰寫各類蘇軾傳記的缺憾，期許自己耐心精實完成更細緻的蘇軾行

蹤探索與考證。2013 年，我考入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有系統、更細膩的讓自己投入到正

規的歷史地理研究方法中，完成嚴謹追循蘇軾一生行跡的工作。2017 年自南京師範大學歷史

專業的博士班畢業，當年再考入武漢大學文學院博士班，期望自己開始更具深度的鑽研蘇軾

的文學作品。 

《蘇軾行蹤考》陸陸續續地花了將近十二年的時間，幾乎走遍蘇軾所經過、到過的每一

條道路：如秦嶺，來回走過三次，夜宿秦嶺太白縣時，還被警察押下山，方知外來人（含港

澳台及持各種外國護照者）禁止踏入秦嶺高山區。廣東的東江、西江、北江，江西的贛江，

也各走過三次。長江三峽走過五次，精細探索蘇軾詩中所描述過的每一個地方。因長江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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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興築，長江水位提高幾十米，故許多地方已經沒入水底，只好一去再去、一找再找，不敢

馬虎。廬山上過四次，惠州到過十一次，黃州去過十三次。淮河、潁河、運河也都一走再走。

蘇軾任鳳翔簽判與杭州倅時，各方出巡四次以上，我也得找到他出巡的每一個地點。但因為

自身有較為嚴重的糖尿病，心臟也裝過兩次支架，且已經感染到各種奇怪的併發症狀。最近

這五年行走蘇軾路程當中，先後突然昏厥過八次，其中面臨的各種險境及艱苦，包括住宿、

用餐、交通、僻鄉、登崖、乘船等，時時都會碰到讓外人難以想像、理解到的事端。 

在近十二年追循蘇軾行蹤中，總計花費接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因為在讀東南大學建

築學院城市規劃專業博士時，主要研究的題目是城市商業建築與規劃，期間也花費了大量的

金錢用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美國、歐洲等地區，考察研究了上百個城市。兩個博士讀的都

是全日制、全自費學制，自己的財力不足應付所有花費與開銷，幸得東南大學朱光亞老師鼎

力在金錢與工作上的資助，並在入學考試時，屢屢幫忙寫推薦信；旅居美國的大學同學嚴后

建夫婦、林豐樑夫婦、楊博敏助教、孫滿美、唐佩玉、曹裕璋、侯天慶等的財力協助與精神

鼓勵；好朋友營偉華、王春蓮女士的財力支援，方得順利進行，在此特別感謝這些老師、同

學、朋友的種種協助，隨著我共同完成了《蘇軾行蹤考》這本書，一路走來，大家辛苦。 

    在此也感謝我在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武漢大學

三位博士導師董衛、李天石、王兆鵬教授的熱心指導和豐

沛鼓勵，讓我在研究工作上得以順利進行。本書敬請朱光

亞教授與我的三位博士導師為我作序，謹此感謝各位恩師

諄諄教誨以及各種支持與協助。 

《蘇軾行蹤考》因電腦繪製彩色地圖過多，且各處多

附有蘇軾行跡地點的彩色照片，因此印刷成本高昂，且地

圖審定預算也高，並曠日費時。考慮到成本與市場之間的

相對難題，兩岸出版社都不願擔當出版角色。因個人在撰

寫之初即有將電子書贈送全球華人的構思，今書已成，最

後決定在台北申請書號，打印一本紙質書，上繳國家圖書

館，其餘則編輯為電子檔案，寄送全球各個需要參考的華

人，或掛在可能的各個網站上，任由需要研究者下載並參

考使用。  

有許多研究蘇軾的團體及蘇軾的後裔等，都想要幫我這本書印刷出版，然，基於上述原

因，並不容易。如果各團體需內部使用，或許可以在大陸局部印刷，供內部會員參考。如各

團體想要紙質版的書籍，我可免費提供文字檔及原稿照片、地圖檔，請各單位自行重新編輯

與印刷，我則正在花時間擴大蘇軾、蘇轍的研究面。 

謹此，再次感謝各位師長、朋友及各地蘇軾文化研究會的支持、鼓勵與協助，共同為蘇

學研究上找出一個新的發展方向。 

 

                                               李常生    2019/03/10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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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亞教授序言 

 

常州乃蘇東坡終老之地。常生君李姓，生於江海翻騰的 1949 年之常州旅次，父親在戰

火中不知所終，隨母親渡海赴台，歷盡劫波，及長，以工商管理學專業投身商海，執業有年，

值兩岸溝通，忽心有所招，以知命之年入大陸東南大學攻讀城市規劃專業博士，遍覽神州山

川城鎮，因仰慕蘇學士，遂尋訪東坡遺跡，核對文獻，窮究詩文，深感學士遺澤遍及華夏而

前人記述卻多坐而論道，遺誤錯漏甚多，且有以訛傳訛，懸疑日多之弊，故決心以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之精神，循學士行蹤設身處地穿越時空對話古人，並以完成《蘇軾傳》為其餘生奮

鬥目標，為此繼東南之後再入南京師範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復入武漢大學攻讀文學博士，

研討典籍，核對地理，交結同好，推演疑難，西達巴蜀，北越秦關，五度瓊海，三訪廬山，

以抱病之軀穿梭兩岸，以畢生積蓄付諸研究，凡此十有六年。 

古之研究蘇軾者代不乏人，尤以近代林語堂將

蘇軾作為中國士大夫典範介紹於英語世界影響面廣，

是書復又譯為漢語，返銷海峽兩岸，使林氏開闊眼光

下之蘇軾現代意義獲得認知，然考之於史，質之於

論，頗有欠缺。李君者，走完東坡居士華夏蹤跡第一

人也。因於真實場景對話學士，將古之文獻疊加於今

日地理環境，追尋學士一生坎坷，所知愈真，所識愈

淳。我因與李君工作有交集得以相識，每聞李君言及

路途風雨變故，不勝唏噓，然李君仍認定目標坦然面

對， 「朝聞道夕死可矣，」 夫子精神，儼然在焉。 

吾觀之，《蘇軾行蹤考》，除釐清史實，考訂年

序，更因將碎片化之蘇學成果整合於一，為後人認識蘇軾思想演進、洞察中國文化開出一窗，

而書中數百自繪地圖必將造福於大陸當代文化事業之復興，期待早日付梓，是為序。 

 

 

                           朱光亞 2019 年 3 月 9 日  於石頭城下 

                               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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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衛教授序言 

 

    《禮記‧大學》有言：「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知致而後

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古人又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這些關於做人治學的古訓意境高遠，影響廣泛。十餘年來，李君常生的學習經歷很好地

詮釋了古人做學問既要多博學、廣知識，也要踐行使命的理想。他自臺灣到大陸求學以來，

已經分別在東南大學建築學院、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和武漢大學文學系攻讀了三個不同學科

的博士學位，這在當今中國不僅十分罕見，也應當創造了一個令常人難以企及的記錄。當然，

李君並非只是為了學位而學習，他在求學過程中不斷思考和調整自己的學術方向。分別在東

南大學取得了城市規劃方向博士學位和在南京師範大學取得宋代歷史方向的博士學位後，他

又去武漢大學，繼續深化開展多年的蘇軾詩詞地圖研究。 

中國文化有一個很值得關注的傳統，就是

文人智者為實現理想而遊歷天下、銘志四方。 

    春秋戰國時期，許多仁人志士或懷抱治國

良策或心儀修身理想而四處奔波。其中老子西

出函谷、孔子周遊列國故事名揚天下，而成功實

現理想、名傳千古的則非商鞅莫屬。秦漢以後，

遊走在官道驛站上的文人墨客、流官使者人數

不斷增加。唐宋時，從李杜、高適到白居易，從

蘇軾、歐陽修到辛棄疾，無一不縱情自然、放歌

四海，留下了一篇篇意喻深刻、膾炙人口的佳作。

他們中的許多人一生漂泊達數千里，甚至上萬

里，並在這個過程中把種種經歷融入自己的詩

文中。王維的《歸嵩山作》描寫出詩人在貶官歸

隱途中的所見所思與所願：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 

      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 

    在以舟車鞍馬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時代，路途上的辛勞經過日復一日的沉積或許更容易產

生一種累加效應，從而使詩人們在作品中體現出如《歸嵩山作》那樣明顯且流暢的時間感，

在時間中不斷轉換的多維景觀以及透過景觀而表述出來的人生思考。因此，我們可以理解，

如果沒有那種漫長艱辛的行者體驗，就很難產生這些境界高雅的詩人，也不會有那麼多千古

流芳的詩文了。「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的這首詩

道出旅途無常、忽然東西的真實情景。總而言之，古人在行道上或「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

飲馬傍交河。」(李頎:《古從軍行》)，或「負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

(歐陽修《醉翁亭記》)，或「十步九折，氣填胸臆，蓋攀雲捫天，若斯之難也。」(張居正:《游

衡嶽記》)...。我們看到，成千上萬次背井離鄉就會有成千上萬種旅途。於是，這些名士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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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遠行而創作出他們的作品，也因這些作品在歷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記。而當時在路途上與

他們一同匆匆而過的應當還有無數吏卒驛使和販夫學子，但後者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痕跡，來

無蹤去無影般湮滅在歷史的長河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活動沒有產生有普遍價值的文

化影響。 

    顯而易見，在歷史上的種種文化行跡中，蘇軾的經歷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和意義。首先，

他一生著述眾多、傳世頗豐，在中國文化史和文學史上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次，他的作品

意境高遠、膾炙人口，不僅為朝官學子所推崇，更在民間廣為流傳。其三，他一生雖貶官萬

里、遊歷江湖，但仍能淡定自若、笑對人生，體現了為國為民、針砭時弊、迎難而上的正統

儒家精神。「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就是他對爾虞我詐、明爭暗鬥的官場的

態度，「竹杖芒鞋輕勝馬，一蓑煙雨任平生。」就是他身處逆境而不屈的生活指南。因此，

蘇軾作品中的出眾風采與做人的優秀品格都是值得生活在 21 世紀的人學習和繼承的。 

    我們今天來看蘇軾的文化行跡及其作品之間的關聯性，就是要深入理解他在中國歷史上

的地位和作用，發掘他作品背後所體現出來的傳統文化思想和智慧。在這方面，李君常生的

大作，用蘇軾自己的話來評價，正可謂「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此書功莫大焉，是為

序。 

 

 

董衛  2019 年 8 月 24 日於平遙 

 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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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石教授序言  

 

    常生君的大作就要付梓了，他要我作序，作為他的導師，我是責無旁貸的！ 

    如果要列出中國歷史上幾位最偉大的文學家，我想蘇軾必列在前幾位無疑。陳寅恪先生

曾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趙宋之世，群星璀燦，人

才輩出，巨星無數，而蘇軾又是其中的皎皎者！ 

    自宋代以來，研究蘇東坡的成果，書籍文章無數，然截至目前，實地將蘇軾一生所行之

地、所留之跡，進行系統考察、深入細緻研究者，常生君當屬第一人。 

    常生君生於戰爭烽煙之中，家遭不幸，孤兒寡母流落海島，無依無靠，甚至曾在街頭乞

討為生，在艱難中長大成人。然而，艱苦的生活看來磨礪了常生君的堅強意志，此後的數十

年裡，他竟能從小學、中學、高中一路奮鬥過來，從優秀的頂尖級的政治大學商學院畢業，

從事著待遇不錯的企業管理、房地產業與城市規劃等工作。若在常人看來，人生如此即應滿

意了。然而常生君五十歲以後，卻開始了自己的人生轉向，先後考入臺灣文化大學環境規劃

專業與南京東南大學城市規劃專業學習，獲得碩士、博士學位，並先後參與、主持了山東臨

沂王羲之紀念園林等重大文化項目的規劃設計。此時，即使對於一個有一定追求的人來說，

也可以滿足了。然而，常生君此時又邁向了人生的另一個目標：研究蘇軾——循著千年以前

東坡的人生軌跡，考察、考證、研

究蘇東坡所到之處、所留之跡。 

常生君對蘇東坡心儀已久，閱

讀了大量的文獻資料，對蘇軾的平

生已做了長期的瞭解，然而，真正

要沿著蘇軾的人生軌跡，考察其所

到之處、所留之跡，卻非易事。蘇

軾一生為官，天南海北，東至密州、

西至鳳翔、南達海南島，最後逝於

常州。所經之地、所任職州府，多

達十數處，即使在今天交通已十分

便利的條件下，要實地考察一遍，

也相當困難。加之各地崇尚名人效

益，所傳蘇軾遺跡眾多，真偽難辨，即使終生從事蘇軾研究的專業研究者，涉及蘇軾的行跡，

也難免會出現以訛傳訛，錯謬叢出的現象。 

    常生君有著良好的地理學、建築學的專業基礎，擅長於地理方位的考訂、歷史與現實地

圖的繪製，靑少年時代又博覽中外文學名著，有著很好的文學素養，但為使自己的研究更加

具有科學性、學術性，遂以耳順之年，投入歷史學領域的學習研究，2013 年，考入南京師範

大學中國歷史專業，攻讀博士學位，以優異的成績畢業。2017 年，又考入武漢大學中國古典

文學專業博士班學習。多年來，以羸弱之身，邊學習功課、閱讀文獻，邊實地考察。三越秦

嶺，四上廬山，五過三峽，十一次去惠州，十三次赴黃州，其餘多次考察之地，不可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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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途中，備償苦辛，多次昏厥在地，而作為一個臺灣人，所至許多地方，又頗受限制，正

如他自己所言「其中甘苦，難為外人所知」。 

    眼前，歷經多年奮鬥，一部二百餘萬字、上千幅圖的《蘇軾行蹤考》擺在我們面前了，

常生君也已到 了「從心所欲,不逾矩」之年。《蘇軾行蹤考》的完成，恰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此書廣徵博引，圖文並茂，既有蘇軾所至地方的歷史文獻依據，又有現存文物古跡的佐證；

既有碑銘石刻之遺存，又有現代科技 GPS 的定位考證。儘管書中所有考證內容，容有存疑

商榷之處，但此書的出版，無疑為蘇軾研究者、蘇學愛好者提供了一部考證詳實、內容豐富

的蘇軾研究基本文獻，可喜可賀！ 

    我知道，《蘇軾行蹤考》還只是常生君為完成一部《蘇東坡傳記》而做的奠基性工作，

希望常生君繼續努力，最終實現自己的理想，為中國文化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是為序。 

                                      

李天石  2019 年 3 月 12 日於南京秦淮河畔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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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鵬教授序言 

 

    臺灣李常生先生，名義上是我門下的博士生，但我得稱他為先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年

長我十歲，而是他對蘇軾的研究比我精深，對蘇軾的熱愛比我執著。韓愈早就說過：「弟子

不必不如師， 師不必賢于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常生先生對蘇軾的專攻，我

自愧弗如。 

    他研究蘇軾，癡迷，玩命。 

為了研究蘇軾，他退休後連讀三個博士學位。這在近現代蘇軾研究史上，恐怕沒有第二

人！他先是到東南大學讀建築學博士學位，為的是學會勘查蘇軾的遺蹤遺址並繪製地圖；後

到南京師範大學讀史學博士學位，為的是熟悉歷史，深度瞭解蘇軾生活的時代。拿到建築學、

歷史學兩個博士學位後，又到武漢大學攻讀文學博士學位，為的是能完整地立體地書寫蘇軾

的精彩人生，完成《蘇軾大傳》寫作的夢想。 

    為了研究蘇軾，他自費百餘萬，耗盡

平生積蓄，重走蘇軾路，反反覆覆實地勘

查蘇軾經過的每一條道路、每一處遺跡。

為了探尋蘇軾的遺蹤，他多次從陡坡上

摔下，幾次在荒僻的山野裡昏厥。一般人

研究蘇軾，是用心，他是玩命！蘇軾生活

過的城市，他都去過四五次；蘇軾走過的

道路，他都勘查過四五回。我研究蘇軾，

是在書齋裡捧上書本研讀想像蘇軾，而

他不僅在書齋裡焚膏繼晷，每天淩晨三

四點就起來研讀蘇軾的詩文和史料，更

經常到人跡罕至的荒山裡、野草叢生的

小路上尋找蘇軾的遺跡，感悟蘇軾的靈

魂。這般癡迷玩命又腳踏實地研究蘇軾，當代學者中，也難找見第二人！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常生先生重文獻考據，更重田野調查和實地勘

查。經過長期不懈地實地勘查，他對蘇軾的行蹤遺跡特別是行蹤路線，多有新的發現和創獲，

糾正了文獻記載和前賢時彥考訂的不少失誤錯訛。 

    這是一部有學術深度的著作，也是一部有情感溫度的著作，更是一部有生命力度的著作！ 

    故樂為序。 

 

                                           王兆鵬    2019 年 6 月 16 日于武昌南湖 

                                            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